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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大陸，各界精英對於關涉到中國命運的重大議題缺乏共識，正成為人們

擔憂的一個現實。然而，也有少數例外，這就是體制內政治精英和體制外知識精英

大多期盼或呼籲「告別革命」；甚至連署名韓寒的三篇博文也在新舊媒體上引起一陣

轟動，「韓三篇」的名聲一度大有超越「老三篇」之勢。體制內精英大多本來是革命黨

精英的後來人，他們反對革命主要是出於對成為革命對象的恐懼；體制外精英（及其

先人）曾幾何時既有革他人之命的革命狂熱份子，也有被他人革命的革命對象，今天

大都「告別革命」，主要冀盼中國能通過溫和的、漸進的改良（或改革）而走向一個全

新的世界。然而，「應該告別革命」也好，「革命還值得一搞」也好，這些論述都是在

應然的層面上展開討論，忽略了實然層面的眾多問題。

本期「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選刊的兩篇文章，致力於回答實然性的問題，即當

今中國有無可能發生革命，以及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件」是否有可能演化成大規模

的社會動蕩甚至引發社會革命。趙鼎新之文章分析道，革命爆發的前提是現行政權

和制度出現合法性危機，而合法性危機會否爆發以及爆發的深度，取決於現有的合

法性基礎。當今中國政權對於績效合法性產生了過度的依賴，由此導致了發展主義

一統天下的局面。與此同時，政權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式微後再也無力塑造一個能

被廣泛認可的主流價值體系，也不願意把合法性的重心轉移到程序合法性層面上

來。在這樣的情況下，合法性危機的確是達摩克利斯之劍。然而，即便合法性危機

日益凸顯，距離革命的爆發尚有一定的距離，中間要經過集體行動的蓬勃和社會運

動的動員這兩個階段。即便如此，只要政權統治不建立在以程序—規則合法性為基

礎的全新制度架構之上，合法性危機和大規模暴烈性社會革命的爆發，在可見的未

來始終是中國和全世界必須要面對的大風險。

合法性危機萌發的一個具體體現就是「群體性事件」的增多。當人們在訴求難以

通過制度化的管道得以回應的情形普遍存在之時，訴諸集體行動也就成為不得不為

之但卻是必然的選擇。在應星抽絲剝繭的分析下，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件」有不同

的根源、不同的表現形式和不同的組織化程度。這些群體性抗爭從小到大最終走向

反叛並引發社會動蕩的可能性並不大，但是從社會潰敗走向社會崩潰的可能性也不

能排除。這其中，最為關鍵的因素在於執政者的「維穩政治學」理念和施政。如果國

家在面對既得利益集團的特殊冀望和普羅大眾的公平要求之間進退失據，未能在制

度合法性的強化上下一番真功夫，「維穩政治學」有可能演變成「促亂政治學」。

從下一期開始，我刊將展現新的面貌。原有的若干欄目將合併為「學術論文」和

「學術綜述」欄目，書評欄目將加強學術的深度，同時我刊將刊發更多直擊現實政

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評論性文章。


